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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兄弟！我的将士！我的
亲人！咱们真的来到了一个坎上，
真的被逼到了墙角！是时候了，是
全身抵紧、咬牙屏气、两眼瞄准仇
人的时候了！这个日子躲也躲不
开，闪也闪不掉，为什么？就因为
那些蛇蝎豺狼一直趴下、盯住，就
要扑上来，把咱们一丝不剩连骨

带肉吞下肚里！咱们一无所有，只
剩这一条命、一口气、一间屋！可
是啊，咱有万玉大公！她是恶人的
天敌、穷人的福星！有了她，天塌
地陷咱不怕，海淹火烧咱不惧！大
公啊，她是谁？是圣女一转，是逼
退血煞的神女，是苍天派来的人！
她大慈大悲好比菩萨，心肠绵软

如同娘亲！我亲眼见她捧起老婆
婆的手满脸泪花，拍打死去的战
马汤水不进！她是苦命人的守护
神，官府豪门的死对头！谁敢骑在
咱身上，她就把谁掀翻在地！骨肉
兄弟，到了拼死的时候了！到了报
仇的时候了！让我们一齐喊‘万玉

大公’吧，喊啊，喊出来就不再惧
怕！喊啊，喊出来就让敌人闻风丧
胆！让我们喊出来吧！让我们喊
啊！让我们喊出来啊！”

场上所有兵士，包括越围越
多的观者，都随小棉玉伸长手臂，
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吼：“万玉大
公！万玉大公！”舒莞屏和憨儿也

一同呼喊，满脸泪花。“大人！”憨
儿在呼号间隙揩一下脸，指指旁
边。舒莞屏这才看到，离他们一丈
远的地方正站了冷大人。再看台
上的小棉玉，她浑身战抖得厉害，
汗泪飞溅，满脸细密的绒毛在阳
光下闪烁金色，整个人好似黄铜
雕成一般。

兵士和全场人一片骚动，护
城副都统出现了，他做出平息的
手势，发出严厉的、在巨大声浪中
显得微不足道的口令。队伍开拔
了。三个纵队跑步向前，往西北方
向进发：他们将由那个码头登船
赴岛。又一次听到炮声，原来这炮

声一直未停。队伍在隆隆炮声里
行进，场上的人渐渐散去。憨儿和

舒莞屏一直骑在马上，僵住一般，
不知该往何处。舒莞屏说一句：
“我们去见提调大人。”

他们去了沙岗下。小棉玉正
在案前。“提调大人，我从训场赶
来。第一次听提调大人演说啊！您
听到了场上的呼喊吗？”舒莞屏还
在激越中。小棉玉双睫垂下，声音
如往常一般沙哑：“公子，没有。”
她的声音低到无法听清，脸色通
红，显然为对方听到了自己那番演

说而羞愧。“我，一焦急便语无伦
次。”“您讲得太好了！我和憨儿，
所有人都泪流满面。提调，我们那
会儿都一起喊着‘大公’！”小棉玉
站起，念道：“大公。”“是的，”舒莞
屏看着窗外的白云：“大公。”

外面传来了炮声。小棉玉打

开窗子。炮声比过去密集，也更加
沉闷。她听了一会儿，说：“这是我
们在开炮！啊，我们终于还手了！”

两人待不下去，决定去海边
观战。

迎着隆隆炮声，三个人鞭马
疾驰。很快过了两道沙岗，岗上木
架顶端的旗子又变成了红色，那

是血的颜色。“将士们就要进入岛
上阵地了！”小棉玉说。憨儿看着
远海喊起来。大海和天际连成一
片，无比巨大的深蓝之幕上缀了
几颗“纽扣”，那是四艘战舰。岸
炮的轰鸣完全压过了战舰的射
击。看不到炮弹的光影，因为阳光
太过强烈。

他们沿东西岸段巡行，直到
太阳西沉。经过几处炮台，到处都
有值守的兵士。所有打鱼人都撤

到了南边营地，只留一部分充任
民伕。从整个海岸所见即可判定：
敌人仅凭几艘战舰，根本无法突

破岸防，他们甚至不如夜袭的海
盗凶险。

几天来炮声时急时缓，好像
双方只是比试各自的声威和耐
心。舒莞屏想起在火器营看到的
各种战船：除了那艘尚在设计中
的“水下鳖船”，其余都是橹桨帆
船，上面虽然配置火炮弓弩，仍然

无法与西洋战舰对决。显而易见，
时下出海决战绝无可能，我们所
能做的就是固守海岸。然而这一
线海岸太长，蜿蜒无尽，又有太多
野地沼泽和渠汊，防务实在繁重。
长期以来海防无虞，盖因悍匪既
无战船，官家水军又多泊于南海

东海御洋。
海上炮声稀落，河东战事却

再次变得急迫。冷大人离开多日，
大公也出营去了。小棉玉告诉舒
莞屏：“大公行前想让公子陪同
呢，因战事太紧，她只在行营小住
几日，接着还要东行，也就作罢。”
舒莞屏有些惋惜。小棉玉说：“我

们的几位将军，除了西南部小火童
陈立仍把守黄金通道，其余都到东
部去了。”舒莞屏想起了那支山地
义军，眼睛发亮：“他们一定会立
住脚跟的。”“是的，没有他们，没
有那个革命党人鼓动新军哗变，
我们与官家的一场恶战早就发生
了。那将多么惨烈。”舒莞屏还在

回想与那位革命党人的会面，说：
“那人瘦干干的，多么年轻，看上
去倒也平淡无奇。”小棉玉笑笑：

“那些隐蔽的、不起眼的人和事，
总是最可怕的。”

冷霖渡大人归来了。那是一

天傍晚，府前响起车马喧声，几个
卫士簇拥着大人。往常大人出入
总是悄无声息，这样的热闹，很像
一种喜兆。舒莞屏料定他们带来了
胜利消息。冷大人情绪明显高涨，
一场奔波没有让其困倦，照旧凌晨
无眠，神采奕奕来到舒莞屏这边饮
谈。他一进门就笑吟吟的：“我是

过来看看，总教习大人有没有染上
夜猫子的毛病。”

舒莞屏注意到大人的喜悦。
东边战事断断续续，小战不休且
一波三折，终会酿成一场惊天对
决。大城池的人都在期待转圜，渴
望听到令人振奋的讯息。北部海

上死气沉沉，炮声偶尔响起，成为
一种不祥的提醒。“大人，那天小
棉玉在训场宣讲，说得太好了！我
们也看到了大人，您也站在那儿
听。”舒莞屏这样说时，那个激动
人心的场景如在眼前。冷霖渡点
头：“嗯，她总算无愧于自己的职
分。每次战前演说，都能让人感奋

垂泪。上次在东部大营，她面对一
群即要投入搏杀的兵士，讲得泪
花闪闪，不能停歇。这是我一手带
大的孩子，她一个人抵得上几营
兵甲！”

夜色深浓。舒莞屏想起什么，
侧耳倾听一会儿，又打开窗子。冷

大人摇摇食指：“炮声没了。不出
所料的话，战舰应该在今天傍晚

撤离。”
（未完待续）

他也知道欠着老婆的，可又有啥办法？哪一节
不扛都过不去么。就说眼下让驻村，不去行吗？温如
风要真再有个什么动作，说开不就把你开了，胳膊
还能扭过大腿？

当他勉强夹着车子回到家时，不仅头发湿得把
脸贴成了半张瘦饼，而且脚上的泥巴和烂草，把鞋
也糊成了两个鱼篓子状，鼻子还直打喷嚏。他娘说
你这是咋了，出门连帽子都不戴？他爹帮着把自行

车弄到檐下放着，他就直奔后窗户，去看老鳖滩温
家的动静了。

他娘说：“在呢。这几天我和你爹都盯着。存罐烧
了火粪，点了洋芋、苞谷。钢磨、压面也都开张了。”

他这才弄毛巾擦起头发来，边擦边打喷嚏，他
娘就嘟哝着烧姜汤去了。

他爹说：“那么急呼呼地被召到县上，是不是又
挨训了？”

他故意把事情说得很轻松：“还轮不到我呢。在
省上是王书记挨，到县上是南归雁挨。”
“那到乡上，不就轮到你了？人常说官大一级压

死人么。”
还真让他爹给说着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

针，层层压下来，镇上开了挤得加凳子的干部扩大
会，最后把千条线全都穿到他这一根细针眼里了。

让他来驻村；让他来广泛开展群众调查；让他来看
住人；还说一旦有闪失，拿他的党性原则是问。他也
觉得有点冤，这就不是计生专干的事么，活活摊到
身上，还挣不脱了。开始他也打过小九九：喜欢干单
纯的事，自己好把握时间，叼空能把望远镜架起来
观观天象，也免得蹲在机关，被呼来唤去的，有时还
得陪人搓几圈麻将、挖几把坑。没想到，摊上的竟然
是这样一桩黏牙事，温存罐已不是昔日的温存罐，

犟起来了，都想上九天揽月去。这个货！
春雨说停就停了。

他连续几次到老鳖滩观察动静，只听温家钢磨
转腾得一片响，面也一吊半院子，好像一切又都进
入了正常轨道。

直到这时他才发现，一场春雨，加上荡漾的春
风，把北斗村烧火粪聚下的烟雾，刮得干干净净。大
地显出湿漉漉的润泽感来。数处桃花，也赶在柳梢
绽开前，艳乍地抢了春的头彩。喜鹊生怕人看不见

似的，要跑到人前屋后叽叽喳喳，把人的视线朝春
之眼上引，好像春天是它们带来的。就连上坡觅草
的羊，都你钻我挤地加快了兴奋的脚步。安北斗也
忙忙碌碌地走访了好几家亲戚、同学、朋友，想摸摸
那半棵树和黑夜打人的底细。虽是拐弯抹角，却都
讳莫如深。一说到孙、温两家的事，都在打马虎眼。
倒是对村风日下，偷鸡摸狗一日胜似一日，全满腹
牢骚。尤其是对叫驴、狗剩、羊蛋、骆驼、磨凳这一伙

“村痞”，都表示出了极大的愤慨。他也就把眼睛盯
到了这伙人身上。

自打过年放鞭炮起就看不见的月亮星星，又重
新布满了天空。他扛起大炮筒子和照相机，叫上狗剩
和羊蛋，说上勺把山喝酒去。那两个家伙开始嫌冷，
可都嗜酒如命，终是没能抵住诱惑，就跟着上了山。

勺把山顶有一间小木屋，那是他前几年在几棵

树上搭几根横梁，再用圆木在四周夹起树枝，形成
的一间小房子。他本来是想在北斗村发展起几个天
文爱好者，没想到，开始跟着来的一群孩子，家长嫌
耽误学业，看星星也不长学分，就再不准跟他“瞎
混”了。只有叫驴、狗剩、羊蛋、骆驼、磨凳这几个爱
打牌、好喝酒的，常在夏天跟上来熬更守夜。他们倒
不操心天文，而是惦记着那口酒，顺便也纳了凉。

今晚只有狗剩和羊蛋在，叫驴、骆驼和磨凳被

派出所叫走了，晚上要帮忙去撵人，说哪个村的媳
妇被拐跑了。其实他最想找的是叫驴，还专门拿了
度数特别高的酒，是想把他灌醉后，好套话的。不过
狗剩和羊蛋来了也好，他怀疑那晚黑打温如风的，
就逃不出这几个货。叫驴已证明不在现场，骆驼去
他舅家帮忙杀猪去了。这两个货说是在盐店街看电
影，还有鼻子有眼地说看的是《断背山》。可谁能证
明呢？今晚这鸿门宴，他就想把实话套出来。

虽然川道里阳气朝上，已经暖开了一些花草，可
海拔近千米的勺把山梁上，还是冷得要命。一上来，
狗剩就说今晚这酒喝得不值。嘴说不值，他架望远镜
时，这小子已抿上了，说刚去尿呢，冻得那玩意儿都
扯不出来了。羊蛋在木屋外搂了些干树枝，准备生
火。木屋中间有个石头围起的火炉，点着火，给上面
盖几块石板，既防火，还能烧烤、取暖。谁知他刚把望

远镜焦距调好，就呀了一声，像是遇见了意外惊喜。
羊蛋急忙问：“咋了？”
他说：“月食，快来看，特别小，肉眼几乎看不

见。”
狗剩仍抱着酒瓶子说：“那就是天狗吃月么。安

哥，你老看那有啥用嘛。”
“你喝酒有啥用？”安北斗 了一句。
“喝酒起码能暖和身子么，你一看一夜星星月

亮，把蛋都冻得从吊袋里蹴到楼上拽不下来，何苦
呢？快来抿一口。”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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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这个工作也无足轻重，
但没人干也不行，总还有人来（有
文凭的人越来越多，借书的人越
来越少，倒是偶尔邀请来的流行
歌手演唱会大受欢迎），总还有些
信件和书籍邮寄过来（书是必须
要买的，没人看也得买，否则你的

财务报告师出无名，向上面要钱
都没法开口）；最重要的，馆长一
想到单位还有个门卫，就觉得这
领导当得还是挺体面的，有点派
头。

易培卿一直坚持到他决定写
《群芳谱》时，才彻底从门卫的岗

位上退下来。不退也不行，因为他
坚决抵制拆迁，让上面很不高兴，
上头数度委托馆长做他的工作。
劝说无效，馆长也急了，话里话外
都夹着威胁，若不答应拆迁，返聘
很可能到此结束。易培卿想，正
好，老子不干了，一门心思写我的
《群芳谱》；没准这世上少了一个

老门卫，多了一个大作家。他从小
屋里走出来，对着夕阳扶住老花眼
镜，终于说服自己太阳其实还是落

在西边的。他对着太阳说：
“老子撤！”
就带着两大箱子资料回家

了。从几年前起了要建翠宝宝纪
念馆的风开始，他就开始收集资
料，满满的两大箱子。如果真写出
了《群芳谱》，这辈子就他妈的值
了。

易培卿身上的有些东西时间
改变不了，比如“尊严”。他坚决不
同意搬迁，把自己的地盘让出来给
一个妓女建后花园？笑话！他甚至
都不能忍受自己跟一座妓女纪念
馆做邻居。用一个从此长久存留
下来的标示妓女的符号，来提醒

自己和世人，他易培卿的老婆过去
就是干这个的，这几乎跟走到哪屁
股后头都有人举着一块写着“我戴
了无数的绿帽子”的牌子一样，是
羞辱。别人在不在意他不管，他在
意，太在意了。我可能最终无法躲
开你要举的牌子，但我不能逆来顺
受，我得抗争，得有所表示；羞辱

只有在默认者面前才真正成其为
羞辱。从当年的尊严到现在的尊
严，当他想到这个词时，易培卿觉
得自己是条汉子，他颇为自豪自己
能将尊严贯穿了始终。所以，必须
顶住。
“你一定明白男人的尊严问

题，平阳，”易培卿喝下一口牛栏

山，舒服得咧开嘴往里抽风，跟吃
了辣椒一样过瘾，“不仅是单纯的
男人的那个尊严，你懂的。还有别
的尊严：真理的尊严，意志的尊
严。”

初平阳一下子没回过神来。

“看看，你一定狭隘地理解了
你伯伯我，平阳，”易培卿得意地
说，“你伯伯境界没那么低，起码

现在高起来了。当初我在文化馆
的小屋里潜心研究中国娼妓史和
运河两岸的风物史，一是为了证

明，在花街这样的地方建一座妓
女的纪念馆，是对从业人员及其
亲朋的侮辱；第二个目的是，证明
这世上根本没有翠宝宝这么一号
人。文化馆里的书没人看，正好我
来看。每年和每个季度要订购什
么书，也没人关心，我就给他们开
书单，我想看什么书，就订购什么

书。我敢跟你吹这个牛，平阳，你
们北京大学的教授未必有我看过
的史料多，北大有专门研究妓女
的教授吗？”

初平阳说：“可能有吧。也可
能没有。”
“不管它了。我跟你说，据我

的研究，根本没有翠宝宝这个人，
我可以百分之两百地肯定。至于
侮辱，这几乎都无须证明，只要领
导的智商超过三十，用膝盖想都
知道。”
“嗯，我也觉得应该没有。”
“可是，这帮肉食者，我把《论

妓女翠宝宝之不存在》的论文寄

给沿河风光带管委会、市委宣传
部、文化局、地方史志办，前后分
别寄了六次，没一个人理我。泥牛
入海。然后建筑队来了，拆了卢三
家和陈兴多家的房子，开始建纪
念馆。卢三和陈兴多这两个没骨
气的东西，一看见二十万腰都直
不起来了！老子看不上！我不能让

我的两年时间打水漂，连个响都
听不见。我有两箱子资料呢！我想
写本书，把中国历代的名妓的故
事全写出来，书名叫《群芳谱》。平
阳你觉得这名字好不好？”
“好。”
“你看，有学问的人就是有眼

光。你还说听着像搞园艺的，”易
培卿对老婆说，“你给文具店的老

冯打过电话没有？让他再进点那
种稿纸，再一个月我第五稿就杀
青了。”

易长安的母亲白他一眼：“打
过了，跟你说多少遍了！”她弯下
腰把手伸向猫，“易培卿，别滚纸
团玩，你又不识字。”易培卿停下
前爪，听话地跳到她两只手掌心
里。驯猫她是高手，每一只易培卿
最后都能听懂她在说什么。她说，
吃饭了，去睡觉，抓老鼠，去叫培

卿，去叫长安，易培卿翘翘尾巴就
去执行。她把易培卿抱在怀里，对
初医生老婆说，“妹子，这些年他
总提过去那点事，我也习惯了，怎
么活不是一辈子？要脸也好不要
脸也好，最后谁还能不死？妹子你
别笑话。”

初医生老婆说：“嫂子看你说
哪里话，谁活得不容易谁知道。我
和我们家老初还有平阳，敬你还来
不及呢。咱别听他们说，咱姐俩到
门楼底下说去。这叮叮当当拆脚
手架的也够烦人。”
“她们不在眼跟前最好，”易

培卿说，“平阳，咱爷儿俩接着说

尊严。真理的尊严，意志的尊严。”
易培卿用毛巾抹了一把喝酒

就出汗的脖子，准备发表长篇演
说，初平阳的手机响了。初平阳下
意识地走到院子东南角的海棠树
下，那地方最安全。不是舒袖。
“平阳，事儿有点急了，”易

长安在香山附近的一座新楼盘前

打来电话，“那哥们儿要两个北大
的博士毕业证，他和他老婆都要。
没见过这么不低调的，两口子都
要北大博士，也不怕暴露目标。你
今晚就得帮我找到个母本。”易长
安压低了声音，“兄弟，价钱相当
合适，这哥们儿够二。”接着是一

串坏笑。
（未完待续）


